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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画中插花艺术的文化意涵

周松竹

(长江大学 艺术学院,湖北 荆州434023)

  摘 要:宋代文人偏爱插花,插花成为他们表达个人情感和审美品位的重要媒介。宋画中的插

花艺术具有深刻的文化意涵,为我们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视角。分析宋画中插花

艺术的装饰功能与象征意义及宋代文人的插花旨趣与内涵,有助于我们了解插花艺术作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价值,深入洞察其与当时社会、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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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深邃而绚烂的文化长河中,非物质文化

遗产如璀璨的星辰,闪耀着历史与传统的光芒。在

众星闪烁的天幕下,插花艺术源远流长,犹如一颗独

特的明珠,静静绽放着古典美学的光辉。插花艺术

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思想和审美观念,其起源可追溯

至先秦时期,在宋朝达到顶峰。宋代的文人雅士崇

尚自然与简约之美,他们以插花为媒,抒发心中的闲

适与淡泊。例如,“独爱莲花出淤泥,清风明月无价

值”[1](P220),是对自然美的颂扬和追求。插花艺术不

仅是对自然美的再现,更是一种精神寄托。这种艺

术形式要求插花从业者拥有高超的技艺,具备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内在修养,通过花木的排列组合,展现

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

  一、插花艺术的历史渊源与发展概况

(一)“插花”一词的概念界定

插花,本意是在发髻上插花枝,后又指在容器里

插花枝,即将花、叶、枝、果等花材插于瓶、盆、盘、篮等

花器中,构成造型优美、色彩雅致的艺术形式。唐代

张泌《浣溪沙》云:“插花走马落残红,月明中。”[2](P68)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中有“插花”一词,石声之《闲居》

中有“瓶胆插花时过蝶”[3](P284)的诗句。插花艺术源

远流长,被宋人列为“文人四艺”之一,现被列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插花所用的花

材广泛,不仅有鲜花,还包括草本、木本、藤本等植物

的枝叶、果实。插花是心灵人格的外化。
(二)插花艺术溯源

《楚辞》记载了丰富的植物种类,如树木、花草、

果实等,借助植物崇拜抒情达意,隐含着礼乐的功

能。《逍遥游》里也有关于植物象征长寿、养生的记

载,最早以花木喻理。道家思想启发了后世文士,他
们亲近自然、借物抒情。此外,关于花卉的神话也广

泛流传。《山海经》是最早的一部记录地理与环境的

著作,记录了各种花木资源的产地。在《诗经》中,我
们能发现对花果的赞美和情感的寄托,这标志着花

卉文学在文学领域的初步显现。诸如“山有嘉卉,侯

栗侯梅”[4](P216)的描述,体现了人们对花卉树木的深

厚情感。还有一些有关松、竹、柏的诗句,象征兴盛、

福寿和昌茂;桃李代表美好生活,等等。

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发展,插花艺术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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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苏汉臣的《婴戏图》(图1)中可见宋高宗行书

题跋:“庭院景含清,峥嵘聚戏婴。心花知自喜,面具

索人惊。梨枣还相让,埙箎互不争。画家源鲁语,写
出少怀情。己丑新正御题。”画面红色几案上一青铜

觚中插一灵芝仙草。灵芝被视为仙草,带有一定的

道教色彩,象征长生。另一幅《灌佛戏婴图》(图2)
中,庭院中四童子浴佛为戏,一位手扶诞生佛像台

座,一位手持水瓶灌佛,一位手捧花篮,还有一位双

手合十跪地礼拜瓶插芝草。虽为婴戏,但每位童子

神情专注虔诚,可能是祈求仙草护佑家人健康。全

图设色明丽,笔墨精到,栩栩如生,旧传为宋苏汉臣

之作。另外,带有道教色彩的南宋刘松年《宋养正

图》局部(图3)中也插有芝草,表达了通过养生达到

长生的愿望。宋代道教插花与佛教插花流行甚广,
现存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北宋绢画《观音图》也有插花

图像;南宋马公显《药山李翱问答图》绘高僧参禅的

故事,有插花图像;南宋张季常、林庭珪《五百罗汉

图》也绘有禅花,以牡丹、莲花供佛。类似的例子还

有很多,包括同时期的辽、金、西夏等国,通过壁画上

的图像可以看出也有插花流行。宋画重写实,工写

真,讲画理,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图像。

图1 北宋苏汉臣《婴戏图》纸本 立轴 设色

58.7×34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宋画中插花艺术的文化内涵

插花艺术发展到宋代逐渐成为一种文化,宋人

赋予其丰富的人文内涵。宋人尤爱花,有“簪花”习
惯,宫廷有簪花之礼,即将鲜花戴于发髻或帽冠之

上。周密的《乾淳岁时记》说,六月时节,茉莉初出,
“其价甚穹(高)。妇人簇戴,多至七插,所直数十券,
不过供一饷之娱耳”,不分男女、贵贱,都以簪花为时

尚,爱美至极。[5](P82)插花在宋代已成为一种普遍现

图2 北宋苏汉臣《灌佛戏婴图》绢本 立轴 设色

159.8×70.6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3 南宋刘松年《宋养正图》局部 绢卷 设色

30.1×54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象,深入到寻常百姓家。宋代时每年春天有“花朝

节”。《梦粱录》载:“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
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6](P118)

“春光将暮,百花尽开,如牡丹、芍药……水仙、映山

红等花,种种奇绝。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

市,买者纷然。”[5](P84)《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汴梁的

春天,“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棠棣香木,种
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开,歌叫之声,清奇可

听”[7](P131)。《梦粱录》记载,南宋临安“四时有扑戴

朵花……春扑戴朵桃花、四香、瑞香、木香等花。夏

扑金灯花、茉莉、葵花、榴花、栀子花。秋则扑茉莉、
兰花、木樨、秋茶花。冬则扑木春花、梅花、瑞香、兰
花、水仙花、腊梅花”[5](P83)。宋代文人记录插花的文

献有温革《琐碎录》、林洪《山家清事》、赵希鹄《洞天

清禄集》,这说明插花艺术在宋代流行。
(一)插花艺术的装饰功能与象征意义

插花可用于装饰,寓意吉祥,在一些喜庆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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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此诗还有作者为宋宁宗赵扩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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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积极的意义。早在汉武帝时期就有关于植物祥

瑞的图文记载,最常见的是芝草和灵芝。《白虎通

义》卷 五《封 禅》称:“德 至 山 陵 则 景 云 出,芝 实

茂。”[8](P41)如果王者有仁慈之心,芝草就会生长,食
之,即可被度入下一世。《道藏》第34册中收录了宋

代的《太上灵宝芝草品》,其中描述了一百多种芝

草。[9](P241~242)唐代对于祥瑞的分类,记载了64种,
大瑞中也包括朱草,还包括嘉禾、芝草和木连理。嘉

禾古人以之为吉祥的征兆,朱草古时以为祥瑞之

物。[10]宋徽宗时期发布的《本草》引用了《道藏》中一

本名为《神仙芝草经》的书。关于芝草,微宗写过一

首诗,提到在汉武帝的一座宫殿中发现了九茎连叶

的芝草,汉武帝还为此作了一支曲子。[11](P770~771)在
古代,帝王出于巩固政治统治的需要,常借祥瑞之象

来彰显自身的成就和德行。王安石向徽宗呈递的在

一个郡多次出现祥瑞的贺表中就曾记载有芝草、嘉
禾、木连理或其他奇木、朱草。[12](P101~104)徽宗有时也

在诗作中提到祥瑞,并令画师绘图记录。[13](P153)例
如,他提到宣召画师绘图记录祥瑞:“瑞物来呈日不

虚,拱禾芝草一何殊。有时宣委丹青手,各使团模作

画图。”[13](P150)在南宋马和之的《宋麻姑仙像图》局部

(图4)中也可见女仙麻姑的神异故事,麻姑形象已

与福寿祥意结合。

图4 南宋马和之《宋麻姑仙像图》局部 纸本 立轴

设色124.4×6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元旦、端午、重阳等节日,人们喜欢插花,以装

饰为主。南宋诗人杨万里《道旁店》中“青瓷瓶插紫

薇花”[14](P643),尽显青瓶红花之佳境。马和之《孝经

图》画皇帝祭天,天坛上的香案设两瓶大型花。宫廷

插花则以牡丹、莲、菊、梅花等四季花材组合插瓶,多
繁密 而 插,千 百 枝 插 在 多 种 珍 花 器 中,尽 显 华

贵。[15](P54~55)如天津博物馆藏南宋佚名《盥手观花

图》(图5、图6),此图绘牡丹插花的场景。主人一边

洗手,一边转头看刚完成的作品,旁立侍女捧金盆,
身后侍女手持长柄宫扇。左边案前小方几上置古铜

觚,中插三色牡丹,中间案几和后面方几上还各有一

小盆插花,颜色相对素雅,与牡丹形成对比,全幅中

部设色浓丽,四周水墨烘托。《西湖老人繁胜录》记
载:“(五月)初一日,城内外家家供养,都插菖蒲、石
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7](P19),“虽小家无花瓶者,
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盖乡土风俗如此。寻常无

花供养,却不相笑,惟重午不可无花供养。端午日仍

前供养”[6](P123)。传北宋画家董祥有一幅《岁朝图》
(图7),图绘松、梅、山茶插瓶,栽灵芝两株,旁一花

盆,百合两颗、柿子横于案上。画以灵芝、百合相衬

出长寿迎春的吉祥寓意,是现存较早的元旦迎春时

插花的实录。《岁朝图》采用纸本水墨,其风格素雅,
展现了画家对生命精神本质的深刻理解。《武林旧

事》卷三记载,宫中过端午节时,“以大金瓶数十,遍
插葵、榴、栀子花,环绕殿阁”[16](P42)。这是端午花

饰,即后世“端午景”之起源。南宋宫廷画院画家也

有精彩描绘,留有几幅重要画作可见当年真实面貌,
如团扇面《胆瓶花卉图》(图8),学界认为是佚名作

品。描绘插有几枝粉色菊花的花瓶,立于镂空的方

形瓶托,鲜嫩的菊花姿态自然舒展,较为对称。最高

处为一枝主花,左右各一枝,下面几枝矮小的层次分

明,以墨绿叶片相衬。这正是传统的插花三主枝构

图,隐含中插最高一枝、周边配低枝之法,也显示了

“五方六合”之宇宙观。这幅作品虽仅以一瓶粉色菊

花为主题,却带来秋风园庭一片秀色。因而瓶菊边

有南宋吴太后的题诗:“秋风融日满东篱,万叠轻红

簇翠枝。若使芳姿同众色,无人知是小春时。”① 可

见当时菊花品种极多、极美。诗书画与插花融为一

体,寓意吉祥。南宋《望贤迎驾图》,再现了唐朝肃宗

迎接玄宗回长安的情景。图中有老叟在路边桌上设

两瓶插花,朴素清雅,代表一种欢迎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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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南宋佚名《盥手观花图》局部 天津博物馆藏

图6 南宋佚名《盥手观花图》绢本 册页 设色

30.3×32.5厘米 天津博物馆藏

  (二)宋画中的文人插花旨趣与内涵

文人将花视为挚友,将哲思与花木相关联,受比

德思想影响,花木可象征佳人雅客、高贵的情操和美

好的事物。比德是华夏美学塑造人性情感、心理结

构的具体方式,是对礼乐传统和儒家哲学的继承和

表现。很多文学作品皆有记载,如周敦颐的《爱莲

说》、林逋的《山园小梅》、陆游的梅花词《卜算子·咏

梅》,等等。南宋文人张约斋的《赏心乐事》记载了四

季赏花游乐之事。陶榖《清异录》载于永锡《十二

香》,记载梅花用清水参差插赏。苏轼则在插莲花于

秋日 时 领 悟 人 生 意 味,并 在 《和 陶 饮 酒 二 十

首·其一》中写道:“芙蓉在秋水,时节自阖开。清风

亦何意,入我芝兰怀。一随采折去,永与江湖乖。断

丝不复续,斗水何足栖! 不如玉井莲,结根天池

图7 北宋董祥《岁朝图》115.2×44.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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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宋佚名《胆瓶花卉图》故宫博物院藏

泥。”[17](P592)文人爱梅,冬日插梅也常有诗咏。如陆

游《岁暮抒怀》中“瓶里梅花夜更香”[18](P12),朱淑真

《绛都春·梅》词写折取插瓶之雅事,张道洽作《瓶
梅》,等等。后来,历代很多岁朝清供也流行插梅,还
有水仙、月季等。道德伦理的理想人格通过比德而

客观化、对象化,“其志洁,故其称物芳”。直到今天,
人们以所谓梅、兰、竹、菊“四君子”来比拟崇高人格、
庄严情操(耿直、耐寒、不凋,等等)。比德思想是中

国文人画家经常运用的文艺形式的情感符号,通过

将自然物象与人的道德相比拟,构建深刻的情感和

心灵世界。在这种表达方式中,美被视为道德的象

征,自然景物则成为道德和品德的符号载体。这样

的艺术处理方式构成了艺术形式的基本范畴,催生

了“意境”的概念。文人插花由“兴”到“比德”再到

“意境”,其基本特征是想象的真实大于感觉的真实。
毕竟,这种“想象的真实”是情感力量造成的。

谈到文人雅趣,莫过于宋代文人的雅致生活。
《梦粱录》称,“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
宜累家。”[19](P184)有些风雅的文人出游也要携带桌

几,“列炉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赏”[20](P83)。因此,
人们可以从焚香、品茗、插花、挂画中感受宋人的风

雅世界。宋画里有很多插花图像,地点可能是在闺

房、庭院、案头、书房等,花材可能是水仙、牡丹、梅花

等,插花将生活点缀得充满生机。北宋诗人林和靖

以“梅妻鹤子”著称,一生个性孤傲,是典型的文人隐

士的代表。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南宋马麟

的《林和靖图》(图9),描绘了林和靖的隐士生活。
画面上一轮圆月挂于空中,月下一只丹顶鹤昂首,似

向月低吼,一老者抚须欣赏着前方美景,他身后的童

子手捧插花梅花瓶,相伴左右。再如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南宋佚名的《无款人物图》(图10),以古琴、棋屏、
书册、画卷、瓶花、酒器及汀渚、水禽、屏风等展现文

人空间,显示了一种有别于画院的非宫廷风格。屏

风上的主人半身肖像点出了其文人身份。画面最醒

目的位置,也是正对主人的画面前端是奇石上的牡

丹插花作品。宋画中类似的构图还有徽宗的《听琴

图》(图11),描绘了雅集焚香听琴的场景。青松绿

竹衬托出庭园高雅脱俗的环境,几案上香烟袅袅的

薰炉与玲珑石上的古铜鼎插花,营造出一种清幽的

氛围和文士之韵。主人居中端坐,凝神抚琴,前面两

位纱帽官服的朝士对坐聆听,左面绿袍者笼袖仰面,
右面红袍者持扇低首,二人悠然入定,仿佛正被这鼓

动的琴弦撩动神思,完全陶醉在琴声之中。叉手侍

立的蓝衫童子则瞪大眼睛,注视着拨弄琴弦的主人。
《听琴图》以琴声为主题,巧妙地用笔墨刻画出“此时

无声胜有声”的音乐意境。

  宋代社会提倡文雅、理性,插花艺术同样注重理

性思考,表达情操。宋代是插花艺术历史上的鼎盛

时期,在宋画中可以更直观地体会插花文化的内涵。
宋代画家创作了许多展现插花之美的作品,这些画

作展示了当时精湛的插花技艺,标志着其艺术水平

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宋画中插花艺术的形式美与精神追求

(一)宋画中插花艺术的造型与配色

插花区分主花和配花,除了花叶的搭配,还注重

配色,要按照特定的方法进行搭配,根据不同季节的

特点,使用不同的花材,采取不同的插花方式,展现各

具特色的风格。我们先来看几幅表现插花艺术的宋

画。存世李嵩《花篮图》有三,即《花篮图》(春)(图12)、
《花篮图》(夏)(图13)、《花篮图》(冬)(图14),《花篮

图》(秋)已失传。《花篮图》(春)藏于上海龙美术馆,
《花篮图》(夏)藏于故宫博物院,《花篮图》(冬)藏于

台北故宫博物院,幅上皆款书“李嵩画”,都钤“项子

京家珍藏”鉴藏印,表现手法一致,唯花篮编法和篮

中时令花卉有别。画家用工笔双钩重彩的画法,出
色地表现了花篮与花朵。《花篮图》(春)中,重瓣白

碧桃花居中,黄连翘居于左下角,黄蔷薇居于右上

角,深红花蕾白海棠居于左上角,白梨花枝居于右下

角,满篮繁花,一片生机,描绘细腻具体,线条细致有

力,富于变化。春季鲜花种类繁多,设色艳丽雅致,
构图稳定饱满,足以证明李嵩的深厚绘画功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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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南宋马麟《林和靖图》绢本 设色22.1×22厘米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10 南宋佚名《无款人物图》绢本 册页 设色29×27.8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织精巧的竹篮、高超的插花技艺,说明了当时人们对

插花艺术的热爱,也表现了宋代宫廷花鸟画的繁荣。
在《花篮图》(夏)中,以夏天盛放的秋葵作为主花,上
有绿白色夜合花,左边栀子花和萱草,右边石榴花和

百合。竹篮编织精巧,里面放满了各色鲜花,折射出

繁花似锦的大自然,表现了画家对自然、生命的热爱

和关注。画幅虽然不大,但是描绘细腻具体,线条富

有表现力,敷色艳丽雅致,构图稳定饱满。《花篮图》
(冬)中,则以带叶的大红山茶为主花,配上绿萼梅、
黄芯白水仙、腊梅、紫红瑞香等冬季花卉、绿叶,主次

相从,阴阳对比最是鲜明。竹篮也编织得非常精巧,
与花卉相得益彰。李嵩《花篮图》四季的艳色鲜花品

种和《武林旧事》中的记载基本相符,与明代温花、暑
花、凉花、寒花一致。[15](P56)整个插花组合插法相近,
都较盈满,以团状大朵花为主花,插在中间最醒目

处,木本与草本主从相配,左右对称,前后均衡丰满。
阴阳对比均衡而和谐,并不浮艳,既富丽又有生气。
每幅都以一色为主,各色为辅,体现了中国的五色观

念,以五色表达五方空间,隐含阴阳五行之理,四象

交错回旋,呈现一片生机盎然之景,体现了宋人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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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插花艺术与高雅的审美情趣,揭示了插花在宋代

生活中的普遍性,反映了宋代文人的雅致生活方式。
受宋代理学影响,宋代插花提倡两仪、三才、四象、五

行、六合,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追求静气。程颢《秋日

偶成》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21](P53),
以静观思想体会天地之道,体现生活雅趣。

图11 北宋赵佶《听琴图》绢本 立轴 设色147.2×51.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12 南宋李嵩《花篮图》(春)绢本 册页 设色      图13 南宋李嵩《花篮图》(夏)绢本 册页 设色 
上海龙美术馆藏   19.1×26.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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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南宋李嵩《花篮图》(冬)绢本 册页 设色

26.1×26.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宋代插花艺术的精神境界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插花艺术,最初出现在

宫廷和贵族中,或作为佛供花存在,直到宋代,文学

及艺术修养整体提高,不再限于簪花、赏花之乐,文
人借插花感受大自然的生命气息并加以吟咏。文人

插花成为风尚,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体现文人雅趣,
成为插花的主流。如南宋李嵩《篮花图》(图15),只
插有白色蕙兰一种,与《花篮图》相比,十分素雅。南

宋佚名的《瓶花图》(图16),绘竹制花篮一个,中间

镂空,篮内插有数枝菊花、芙蓉。芙蓉花瓣由紫红渐

变为淡红,大方典雅,粉白色菊花层层叠叠,繁而不

乱,小小的画面绘出了秋天的多姿多彩。与前面作

品对比可以看出,图16中插花疏朗、清丽,层次分

明,富有节奏韵律,更为雅致。相传徽宗所绘的《文
会图》,描绘文士们围坐饮宴,旁边有古琴、果盆和瓶

插花。宋代士大夫以插花为尚,很多宋诗中均有记

载,如高翥《春日杂兴》中“多插瓶花供宴坐,为渠消

受一春闲”,苏辙《戏题菊花》中“春初种菊助盘蔬,秋
晚开花插酒壶”,杨万里《赋瓶里梅花》中“胆样银瓶

玉样梅,此枝折得未全开。为怜落莫空山里,唤入诗

人几案来”。文人插花盛行与文人画形成基本同时,
都是怡情养性的艺术形式。他们一年四季选花插

瓶,插花蕴含着深奥的宇宙哲思,文人将诗情画意汇

聚笔端,写下很多插花的诗词,成为展现插花艺术的

绘画。文人插花多用象征高洁情操的花材,也更为

素雅,以少胜多,如杨万里“只 横斜一两枝”,张明

中《瓶簪绯桃》“只有低昂分大小”,寄托着涤除陈浊,
共同建构文人情怀与优雅精神意趣,展现了时代风

格与文人之境界。

图15 南宋李嵩《篮花图》绢本 册页 设色26×23厘米

图16 南宋佚名《瓶花图》绢本 册页 设色21×19厘米

  四、结语

通过对宋画中插花艺术的特点和流行趋势的分

析,我们可以看到,宋代插花不仅是一种审美活动,
还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特征。宋

画中的插花艺术具有深刻的文化意涵,为我们理解

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视角。随着全球化

的步伐加快,传统文化面临被遗忘的危机,插花艺术

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领域。因此,我们要保护和传

承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向世界展示中国文

化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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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ulturalImplicationofFlowerArrangementArtinSongDynastyPaintings
ZhouSongzhu

(Schoolofart,YangtzeUniversity,JingzhouHubei434023)

Abstract:TheartofflowerarrangementinSongDynastypaintingsreflectstheculturalsignificanceofflower
arrangingduringtheSongperiod.Throughtheanalysisofdocuments,images,andothermaterials,thisstudy
explorestheoriginsofflowerarrangingartandhowitreacheditspeakintheSongDynasty,becomingacultural
phenomenon.TheflowerarrangementimagesinSongDynastypaintingsserveaseffectivephysicalevidence,

whiledocumentsprovidecorroborativematerialforthestudyoftheartform’scharacteristicsandtrends
duringtheSongperiod.Itparticularlyemphasizestheliterati’spreferenceforflowerarrangingartasan
importantmediumforexpressingpersonalemotionsandaesthetictastes.Theanalysisofthedecorative
functionandsymbolicmeaningofflowerarrangingart,aswellastheliterati’spurposeandconnotationinSong
Dynastypaintings,allowsustoappreciatethevalueofflowerarrangingartas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andto
gaininsightintoitscloseconnectionwiththesociety,culture,andreligiousbeliefsofthetime.

Keywords:flowerarrangingart;SongDynastypaintings;cultural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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